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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◎楊孝廉　　濰邑楊蘊軒玉相，予姻丈也。為名孝廉，不求▉無仕。家貲鉅萬，慷慨施濟，鄉黨稱為善人。邑中讀書者眾，童

試逾千人，縣署不能容，乃捐萬金建試院，規模宏大。別置市房數�間，以租金為歲脩之費。士子歌頌，至今不忘。又創牛痘局，
每屆春日，在宅內開施種場，襁負而至者，日以百計。邑人得其傳，相沿至今，歲歲有施種者，實先生為之倡也。先生享年七�有
三，歿後，▉邑籲請入祀鄉賢祠，私諡文惠。至今子孫猶安居樂業，無蕩佚敗家者。先生在日，予年�餘歲，以姻戚時至其家。見
其身僅中人，白鬚下垂，和藹可親。攜予手，遍觀園中，梅花鹿七八頭，仙鶴三四雙，▉鹿濯濯，白鳥鶴鶴，飛走於茂林修竹之

間。園門常啟，游者不分賓主，始恍然於《靈台》一詩之微旨焉。

　　◎學禮

　　文武生入泮，俗例有餽教官學禮，即古束▉之義。其後相沿，失其真意，有勒索至千百緡者。予家三世為教官，仍守古禮，聽

其自行束▉而已。濰邑文武學額最廣，每逢院試以後，教官勒索學禮，擇肥而噬，欲壑難盈，笑柄綦多。邑人丁六齋善寶，宮中書

舍人，予姑丈也，極傷世風之不古，常思有以維持之，將慨捐二萬緡，發當生息，以三年息金，六千餘緡，為入泮生餽教官學禮，

一以保司鐸之體制，一以為寒士之資助。蓿盤之滋味不薄，芹宮之清德常存，誠美意也。六齋詩云「不惜金錢倡大義」，殆即謂

此。未及舉辦，六齋捐館。哲嗣星甫中表，竟成其先人之志，士論翕然。迨科舉停止，乃以此二萬緡子息移辦繼志學校，養士百餘

人，成材甚眾。近年民國官吏，多藉創辦實業為名，檄提各縣學款，以為資本。不數年，旋報歇業，乾沒自肥。如濟南之造紙廠、

機器磨房，煙台之商業銀行，其弊不可勝言。去年有官立華豐公司紡紗局，來提此二萬緡，聲言照當店加息。邑人竭力抗阻，幸未

掇去。人謂官場多貪吏，吾謂官場多念秧。如《聊齋》所記之念秧，不惜自獻其身以媚人而騙財，惟不好淫者不墜其術中也。噫！

　　◎姜侍御

　　姜侍御續娶為王氏，有嫁貲鉅萬。入門以來，用度浩繁，數年貲罄。王氏不能食貧，不免詬誶其夫，反目者日數次。侍御聞樞

廷王爺有百萬之款，存匯豐洋行。洋行司事與侍御相契，乃秘商一計，令侍御奏參王爺貪婪，存儲洋行者數百萬。上命大臣率侍御

往查，洋司事乃暗改帳簿，將款支出，入於私囊，王爺敢怒而不敢言。迨查無實據，侍御以誣參革職，洋司事分給侍御二�萬。驟
得鉅貲，乃新市房，設庖廚，以悅婦人。予見《閱微草堂》記有家貧年荒，婦人自鬻其身以養其夫，今侍御自鬻以養其妻，正作對

比。都人贈一聯云：「辭卻柏台，衣無獬豸，安居華屋；家有牝雞。」夜以洋色寫於磚壁，洗之不能去。予曰：「此如竊賊面上之

刺字也。」然刺字一事，亦須有仁心。予審竊賊，只令刺「竊」字，不刺「竊」字，俾少受疼楚，殆亦古哀矜勿喜之義也。曾見兩

城滿漢御史為此「竊」字相與爭論，此曰宜正寫，彼曰俗寫亦可，爭論不已，復刮賊之肉而改刺之。迂儒任事，貽害蒼生，一旦秉

國之鈞，必將言封建、復井田，或創新法以亂天下，如王安石其人者。

　　◎南人北人

　　地限南北，風氣各判，人物亦殊，蓋山川鍾毓有不同也。嘗見公車北上時，南人則輕舟揚帆，導江達汶。舟中明窗淨幾，筆硯

燦陳。其人安靜如處女，淡雅如尼姑。北人見之，唯恐浼之。北人則坐大車，下鋪山東棉布�餘捆，席棚高卷，驢騾齊駕，風塵僕
僕，輾轉馳驅。其人則身高八尺，南人見之，惕栗生畏。長安道上，運糧河邊，心焉數之，熙來攘往者如繪也。至論文字，北人不

遜於南人。王夢樓以江南名元，志在會元，則三元可操左券。會試榜發，其時關防嚴密，必待榜發而後知之。夢樓奔至榜下，急欲

先看榜首。前有一人，身體巍然，高與榜齊。夢樓身僅中人，為此人所蔽。急呼曰：「吾兄定是山東人，請往後看，或有尊名。」

其人曰：「兄弟是第一名。」夢樓嗒然若失。蓋會元為諸城王克疇也，夢樓僅得中式而已。又光緒丙子殿試，浙江馮文蔚素有善書

名，大卷白摺，字如美人簪花，自命不作第二人想。洎鴻臚高唱，第一人為濰縣曹仲銘，南人心頗不服。及殿試策懸出，見其筆力

健拔，一氣貫注，南人舌撟不下，歎曰：「是真山東吃饅頭者，吾輩瞠乎後矣。」是科馮以第三人及第，能作楷書，不能作大字，

視仲銘有大巫小巫之別。予謂仲銘作擘窠大字，筆力之健，精神之充，為有清狀元第一人。南服人所書，如少婦出門，盡力妝飾而

已。清代南北不和以文字；今為民國，南北不和則用武力。共和云乎哉！

　　◎爆竹

　　濰邑善制爆竹，其聯而長者曰「鞭」，其單響者曰「爆仗」。冬至後陳於市，遠近來購者，車載擔負，絡繹於道，歲入資二三

萬緡。鄉農耕作餘暇，掘地室以向陽，集婦孺而製造。冬間鬻出，以備禦寒度歲之衣，兼為春日儲糧之計。千萬戶不虞凍餒，賴有

此耳。自洋人麇居濰邑，此項生意大減。蓋爆竹一物，藉以驅邪祟，驚厲鬼，除夕用之，以祓除不祥，所謂「爆竹聲中一歲除」，

自古已然。洋人入中國，中國文人達官以友誼相交，呼之曰外國人。至鄉民無知者，群呼為「鬼子」。愚民既多，「鬼子」之名遍

天下。於是官吏腦中印有「鬼子」二字，畏之如虎，恐爆竹之驚鬼也，嚴禁然放，市中寂寂者數載矣。然其響雖絕，其物仍列於

肆。考其燃料，係以硫黃、硝炭碾細，裹以堅厚之紙。前數年硝、黃之來，商人販之，領官照彩運，貿易頗盛。自入民國，匪黨四

起，陸軍部恐鄉民竊以硝、黃接濟，乃歸官局專售。濰邑於是設硝黃官局，總辦督其事。總辦閻君煦丹，予同鄉也。喜作詩，屬予

作硝、黃兩題。此題頗難著筆，勉應之。詩不能佳，藉以講考據之學可也。硫黃詩云：「坤陰夏至便包陽，《博物》《淮南》記最

詳。應向華清池畔彩，溫泉下有熟硫黃。」硝詩云：「硝出河東澮水濱，明如鹽屑白如銀。陽光一射隨風化，香粉和脂贈美人。」

　　◎水仙

　　水仙花出於閩地。相傳兄弟分爨，兄強弟弱，盡以不毛之地與其弟。此地忽生水仙，一年一著花，留其本不再著花，由此致

富，天相之也。其兄嫂移植之，則不生；以膏壤易其地，亦不生，一鄉歎為奇事。今不知此地屬誰矣。凡花木皆有種，惟水仙獨

異，謂之仙，宜哉！有戲栽於盎內，貯水浸之，置之唐花之室，或春暖曬之，葉高一尺，花大如掌，香霏盈室，三四日即敗，苦不

能久，由催花太急也。宛平梅孝廉潤畲，性愛花，尤愛水仙，冬日培養千餘頭，置之廳事。春初花開時，燦爛一室。其式有如螃蟹

者，有如傘如扇者。夜臥廳中，時夢有仙女如雲，風鬟螺黛，縞袂湘裙，旋繞花叢，笑而不語，亦不近孝廉之榻。醒則不見，但聞

衣香馥鬱，與花香相氤氳，夜夜如是。若與友人同室而睡，則不復夢見。孝廉向人言之，人多不信。一日，有一羽士與孝廉相契，

同室而臥，夢適相同。羽士道行本高，人始信其言之不妄。群謂孝廉身有仙骨，故湘妃、洛神惠然肯來也。予在京時，友與予言

之，始信陳思王渡洛水而見神女，非子虛烏有之事也。

　　◎說餅

　　吳均《餅說》：五代宋公至長安，約程季，公曰：「今日之食何先？」季曰：「臣當此景，惟能說餅。」蓋北方人家日食，以

餅為先。有客到門，留與共食，惟餅易熟。故北方諺云「餅兮單袷皮棉紗」。單餅薄如紙，面一斤可作餅�六七枚，其大徑尺。若
再薄，則上有小孔如紗，又多出數枚矣。皮棉袷者，須油拌乾麵，和而為餅，取其形似而已。此外，如東坡春菜詩「碎點青蒿涼餅

滑」，似北方之菜餅。《荊楚歲時記》：「人日，食煎餅於庭，謂之薰天。」煎餅北方亦有之，不專用面，磨雜糧為之。又東坡赴

人家食餅，極酥而香。翌日，又自至索食此餅。食畢，問此餅何名，對曰：「無名。」東坡笑曰：「名之蘇餅可耳。」撮酥為餅，

北方人常食之。老年齒落，食之尤宜。

　　◎肝

　　《世說補》：閔仲叔家貧，不能買肉，日食豬肝一片。屠者或不肯多與，蓋肝為美味。惟馬肝不可食。《史記》：「文成食馬

死耳。」又《漢書．轅固生傳》：「食肉勿食馬肝，未為不知味。」羊肝最美。京師冬月，炮羊肝下酒，一人可食一全肝。古人亦



有嗜之者，《魏書．辛少雍傳》：祖父「紹先性嗜羊肝，常呼少雍共食。及紹先卒，少雍終身不食」。豬肝，濰邑以之煮湯，其味

清醇。京師則豬肝、豬腸兩項合烹。或以作天官賜福，乃以豬肝、腸肚加江瑤柱，帶湯蒸之，為下飯之饌。吏部廚所作為美，故

名。閔仲叔為安邑人，屠者不肯多與，安邑令又欲日日餽之，或其地所煮豬肝，更有異味歟？仰止高人，兼流饞涎。

　　◎桂

　　北方桂花，都非原本，皆以柚根於夏日接之。柚非橘柚之柚。北方有小樹，葉似桂，本粗如拳。接後，三五年即成叢，高可與

人齊，瓦盎不能容，以大木桶實土栽之。濟南家家有之。當科舉時代，以登賢書比蟾宮折桂，此事蓋起於晉▉詵「對策，為天下第

一，猶桂林一枝，」及張▉比詩：「鄉俗稀攀桂，爭來問月宮。」予見濟上士子家，大比之秋，月輪將圓，桂花正開，秀才提籃出

場，行至家門，剝啄一聲，內有嬌聲問曰：「出場乎？」外應曰：「出矣。」少婦開門，先將桂花一枝，親遞郎君手，嫣然同笑，

而後入室。婦為手斟狀元紅酒，滿飲一杯。外府舉子寓其院中者，第豔羨而已。每屆榜發，歷城中式者，獨佔多數。予故戲謂友人

曰：「應試者須帶家眷。」友人笑不能仰。濰邑遠年桂花為珍品，咸同以來，家家金粟盈庭，鄉榜中式亦最多：咸豐辛亥，中�三
人；迨光緒壬寅，中五人。蟾窟霏香，幾遍濰陽城闕矣。今科舉已停，桂花雖多，正如清代進士、舉人，付諸無用之地，存之以備

一邑花樣而已。此段寫畢，被講學家見之，曰：「科場視文字之優劣，彼草木烏有靈哉」？應之曰：「自古柳汁染衣，芙蓉及第，

李固夢生鬆而為相，邵武視結榴而紀祥（邵武郡庭有榴一株，視實之多少以占登科。出《通志》），此豈虛語哉！況芝草挺生，麥

穗雙秀，為國家之瑞。胡謂草木無靈乎？」

　　◎李香君

　　孔雲亭所撰《桃花扇》，末言侯朝宗、李香君在金陵棲霞山被祖師指引，分男觀、女觀以修道。論者咸謂：雲亭托虛無寂滅之

詞，作為完結全書。以朝宗為紈挎子弟，以香君為煙花女流，烏能清淨修真，成白日飛升之仙哉！予謂不然，非世人再見於百年

後，必不信也。一歲，河南鄉試，房官午夜假寐，夢一縞袂湘裙美人搴簾而入，向作道家禮。舉袂時仙風補面，精神一爽。急問何

人，曰：「妾李香君也。『桂花香』一卷，千萬留意。」房官本喜閱朝宗文集，正欲詢之，倏不見人。乃檢試卷中詩句，果有桂花

香句，文亦清通。急呈薦得中。揭曉，乃知為朝宗之孫。房官乃詳言其夢，見人輒誇曾見李香君，若為生平第一得意事。予謂朝宗

為河南文章巨手，明社已覆，入山悟道，既聰明絕頂，自能參透仙機。香君身居青樓，只識侯生一人，破面濺血，毀容保貞，定情

之扇，手持弗捐，天性烈，迥異恒泛。一旦投入空門，守真悟偈，身為列仙，夫復何疑？此事小說、詩話有紀之者，予乃藉以抒論

而已。

　　◎賈侍郎

　　黃縣賈侍郎允升，文端相國之父也，與予家為姻戚。侍郎入東闈應試，夜靜垂簾，向外構思。忽一婦人搴簾一望，曰：「差

矣。」侍郎膽大，自問無愧心事，坦然不懼。急出追之，曰：「爾尋何人？必告我，能為爾排解。」婦人曰：「尋我夫，將索其

命。」問：「有何仇？」曰：「吾父母無子，彼贅於吾家。數年，父母俱故，我亦病亡。彼得我家萬貫之財，以薄▉殮死者，埋於

河濱。水浸枯骨，殆將漂沒。彼又不為父母立後，占我家產，娶妻納妾，安然坐享，有是理乎？」侍郎曰：「爾且勿輕動，吾試與

彼言之。」問明第幾號，逕往告之，曰：「汝亡妻來索汝命，誤入予號。今在外，汝敢見之乎？」其人驚惶失措，面色如土，曰：

「吾誠負心，請君解說，無不從命。」侍郎命其卜地厚葬，立嗣承產，手書筆據，「吾與婉言之」。婦人果允諾，請焚字據，以為

冥證。既而斂衽拜謝，且道喜曰：「君高中矣。彼亦中式。場中凡應中式者，號簷有紅燈。此號只中二人，吾為紅燈所誤也。」

問：「何以此次方來復仇？」曰：「彼如中式，則為貴人，不易報復矣。」倏而逝。是科二人皆中式。相傳士子入闈，其家亡親皆

隨入。吾濰徐徵君金相，闈中大病，吐瀉不止。夢其亡親為之調藥灌之，醒而病癒。雖未中式，得保生命。癸酉，予同邑同年郎大

令卓庵，闈中垂簾向外。夜深，見亡妻隔窗內視。生前本極和睦，知非惡意，曰：「何不入坐？」旋不見。是科得雋。蓋士子得博

科名，則存亡俱喜。今日科舉停止，數千年之盛典，一旦化為烏有。士子之能文者，心如死灰，則幽冥之鬼，亦死而為漸矣。

　　◎木解元

　　萊州木秀才有文譽，與藍秀才齊名。兩人皆望掄元，不作第二人想。每逢大比年，彼往應試，此則不往，果然前後相繼掄元。

文章有定價，信哉！木秀才，寒土也，徒行西上應試。一日早起趁涼，半途遇雨，暫在村農茆簷避雨。此家農夫尚酣睡，夢一跛腳

鳳凰立於門外，急起視之。且詢之，則一秀才也。木原跛一足，農夫大異之。延入內，具雞黍，問其已婚否。曰：「斷弦未續也。

」農夫為丁姓，有及笄女，欲以配之。乃與相商，木允之，即拜岳丈岳母，並見此女。雖荊釵布裙，端莊秀美，樂甚。因場期尚

遠，爰卜吉贅於其家。臨行，言試後在省候榜，無論中與不中，歸途經此，攜婦同歸。榜發，果中解元。鄉農聞之，喜可知也。木

則悔焉，自以為巍科高掇，侯門佳麗垂手可得。乃繞道而歸，置諸度外。鄉農聞其歸也，乃以鹿車送女至解元家。拒弗納，並聲言

無媒妁，又無婚柬，是妄言也。女聞之，觸牆腦裂而死。鄉農委屍痛哭而去。邑人哀之，為棺殮以葬之。於其死處立一石碑，曰

「烈婦丁氏盡節處」。其時邑中尚無節烈祠，邑人乃鳩工創建，中供此女神位。此節烈祠中第一位也，馨香不絕，名譽流傳，予謂

不亞於解元。解元從此不齒於人，遍國中無與立談者。又屢上春官不第，於是赴省就館。其父貧餓無依，晉省尋之。乃使其父為館

中僕，為之執役。雖不明以告人，人皆知之。失館後，困頓以死。蓋棺之日，論者曰：「不義不孝之中，亦第一人也。」

　　◎異人

　　天地生人，形體大小，強半相同。間有迥異尋常者，殆不可測。身矮者為侏儒，自古有之，不足異也。至如隋蘇世長之驢面，

晉元載之獐頭，防風之骨專車，車鄰國之男女皆長八丈八尺（見《魏略》）又《前秦錄》。有申香者，身長一丈八尺，食飯一石，

肉三�斤，腹大能容，可異也。濰邑有周七者，業儒，食無飽時。人匪魁梧，家本貧寒，親友與之食，麵餅可食六七斤。一日在
家，其妻磨雜糧為煎餅，旁立食之。煎成一餅，即食之，計雜糧將盡半鬥。其妻呵之曰：「留此餘糧，兒女尚待食也。」乃似飽未

飽，▉▉而退。食既多，當力大如牛，群呼周七「野牛」。予曰：「此人不宜業儒，若入軍營，能舉千鈞，誠國家干城也。餓死牖

下，可惜哉！」濰有李某，商人也。與人同浴，見其陽物長盈尺，嘩然異之。自言與其妻交媾時，只用哥舒翰槍半段，不敢全用。

其妻已受創，不能行，�餘日方愈。自謂天生奇物，必無天配耦。間與鄰女秘會，一陰一陽，其大正相吻合。兩人暢適之情，殆不
可言。鄰女嫁後，久不相見。一日遇於途，女告之曰：「某日吾丈夫出門貿易，汝旁晚在門外相候，當引子入室。」是日女告其舅

姑曰：「土炕久不掃，今當掃之。」乃拖席於門外。李某適至，女拖席捲以入室，一家人不知也。賊人多計，奸人亦多計，信然

哉！此後，鄰女姦夫不止一人，多夜深逾牆相從。李某一夜極思鄰女，乃登垣探之。月光正明，騎牆顧影，影則有身無頭，懼而自

登自家之牆，則有頭，乃決意不往。是夜鄰夫歸家捉奸，斃二命。李某自此安分守己，不敢恃其利器，妄有覬覦。予戲謂李某曰：

「爾陽物大，故陽壽亦大。爾殆似驢而有六腎者。記曰：『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。』爾與妻則不可『敦倫』，勸爾廢此一倫可也。

」李某笑曰：「廢之亦可，吾之妻原廢物耳。」

　　◎相馬

　　相騾馬無須相齒，視其眼珠，能照人全身者，其齒稚；照半身者，中年以上；照人面頸者，則近老。此法較驗齒尤易。

　　◎關外

　　山海關外錦州府城中，有塔高於城。明末，清攝政王攻城時，於山上置炮擊之，即此塔也。春日燕子巢於塔，其數盈千。與尋

常燕子不同，紅頷，綠尾，短腿。終日繞塔而飛，未嘗棲於他處。其邑文風為關東冠，仕宦顯達者亦多。文中丞格、德中丞銘，皆

錦州人。大凌河、小凌河、毉巫閭山，均在境內。小凌河繞城而流，水清而甘，關東茶市萃於此。以水試茶，真味乃出。若遼河之

水，則不及遠甚。關外風寒，相傳牡丹、蘭花，不過大凌河。光緒間，何潤夫太史為奉天府丞，攜蘭花二盆往焉，土人方見之。土

人謂牡丹花大如盤，乃繪事者故意為之，豈真有此花哉！及火車南北交通，姚黃魏紫，與千頃罌粟爭豔（其時種罌粟花最多）。予



猶及見其地罌粟花，皆重台，與他處異。問之土人，皆云：「夫妻同種，或兩手布種，則花開重台。」及查《群芳譜》，果有此

說。山東人獨不知，緣無文人博覽群書以教之也。予曾教之，亦不肯聽。故有句云：「釵荊裙布饣盍南畝，底事夫妻不種花？」

　　◎玉枝

　　平原二�里堡，向多妓寮。光緒初年，予主講德州德衛書院。臘初解館回家，路經其地。一雛妓抱琵琶入門，見其明眸皓齒，
秀色可餐。詢其名曰玉枝，留與飲酒。坐間言語委婉，應酬周至。予曰：「以上等資質，困於茅店土屋，殊覺可惜。若到濟南，定

當首屈一指。」數年後，予仕京師，有自濟上來者，詢以邇來花魁為誰，曰：「玉枝。」予誠賞鑒不謬哉！有旗友懷君，賚泰山香

貢至濟，以二千金購為▉室。予請見之，珠翠滿頭，綺羅飾體，儼然侯門貴姬，光豔不敢逼視。予曰：「當年旅舍一燈相對而飲，

勸汝晉省，猶記憶否？」笑對云：「尚記君是近視眼，此言亦頗有味。」予戲懷君曰：「小君原鄉村女子，今日身到京華，上林春

媚，樂而忘歸。膚凝脂矣，眉畫蛾矣。予之力也，君何力之有焉！」

　　◎女議員

　　某外國，前六年政府聲言立憲，選舉國會議員，兩院共八百人。皆韶年婦女，美麗如花。青年喜事，又以丰姿可誇，群思出頭

露面，招搖於京華之市，故不惜重資運動而來。及開院議事，先議議員月薪，群言每人月需千金。議長自顧風韻雖在，秋娘將老，

深恐無出此身價者，曰：「八百金可矣。」請大眾讓步，眾皆允諾。議員得此八百金，皆不安其室，遊蕩往返。日已向午，尚陪人

高臥，呼之不起。數月之間，議場不足法定人數，政府憂之。乃使數�人舁一大木梆，一大鑼，沿街擊之，以警春夢。於是午時以
後，議員麇集。每議一事，反目者多。蓋各有配耦，黨見分歧。甚至撕鬢抓面，流血殷殷，哭啼號叫，滿室詬誶之聲，達於巷衢。

政府怒之，下令解散，驅之大歸。臨行，尚索例定川費，如娼女索夜合之貲，一文不能少也。無何，大總統告逝，新大總統繼任，

思見好於議員，復下令招集。於於而來者，如狗之趨食，蟻之慕羶。政府以國帑匱乏，減為月五百金。議長告大眾曰：「時事艱

難，應從節儉。獨不聞鄉村人家，荊釵布裙以度日者乎？」眾乃相安。月薪既少，不敷浪費，議員多有掩門暗賣者，丑聲四溢，列

國笑之。政府怒，又遣散之。議員之▉不知恥者，乃獻媚於前臨時總統，霸佔一城，開非常國會。其地曰廈坡黃木日，要區也。於

是煽動亂黨，肆擾各處。各處不勝其擾，乃昌言獨立，或曰自主，或曰中立。正紛紜間，海外突來一將，率勁旅數萬，逐非常國會

出境。非常國會議員不暇膏沐，首如飛蓬，▉辟▉辟而行。群集於�口水工之地，要求政府並行召回，以期破鏡重圓。政府正擬遣
兵捕之，有處士上言曰：「勿庸動兵，吾能說之。」處士航海至�口水工，作羽士裝，說之曰：「吾一生無他術，惟精於批命，請
批諸君之命。」憬然曰：「諸君貴造，皆犯七出。即再招集，仍當遣散，不如其已也。」議員乃嗒然各歸，大亂乃平。人咸稱處士

為魯仲連。

　　◎復辟

　　丁巳夏四月，國會與政府意見不合，北五省督軍會師北上，萃於津門，將以重兵解散國會。張勳由徐州率兵五千馳至津，聲言

願作調人。調和未成，直入京師，國會乃散。五省督軍率師各歸。張勳在京，酒食徵逐無虛日。秘招康有為入都，居其寓中，日畫

復辟之策。張之幕友親戚，咸謂不可。其內兄聞其大計已決，入內告張夫人。時張在江西會館觀劇飲燕，命名伶梅蘭芳演《新茶花

記》，繡幕璀璨，電燈輝煌，一麗人登場歌舞，座客為之目炫。主人勸張滿飲大觥，酒已醺矣。時張夫人以電話請其歸寓，言有要

事，乃策馬而歸。夫人及親戚同聲勸阻，謂復辟之事，萬不可為。張酒氣上衝，勃然大怒曰：「孺子毋敗乃公事。」時辮子軍全駐

城外天壇，乃率親兵數�人直入大內。司宮門者堅閉不啟。辮兵曰：「張大帥請皇上升殿。若不啟，將以炮攻。」門乃啟。張升乾
清宮，傳內侍請皇上升殿。太妃聞之，大哭曰：「是害吾一家人也。」少頃，皇上出。張擁之登寶座，向行三跪九叩禮。命康有為

草詔布天下，派輔政大臣數人及�部尚書，遣官至總統府，逼其下令退位。黎總統以死拒之。張乃命康有為為偽令宣之中外。輔政
大臣及尚書之在京者，俱進內謝恩。所有詔旨，由康一手為之。下筆千言，殆如夙構。時段棋瑞總理久辭職，閒居津門私寓，乃赴

馬廠誓師北伐。段為陸軍總長有年，師皆聽命，率陸軍萬人討之。張遣辮軍五千，御於豐台，眾寡不敵，敗北回京。段軍直薄京

城，大戰於宣武門外。段軍登城，以大炮射擊張之南河沿私宅，牆垣均毀。辮兵見勢不支，繳械投誠。張攜眷逃入和國使館，剪鬚

髮為洋裝。募能文者為撰復辟記。蓋屢次徐州會議，簽字隨同復辟者，已有�餘省省長、督軍，今見事敗，皆不承認。將來復辟記
成，必有先睹為快者。予年老眼昏，囑京友勿為代購，雅不欲再睹驚心動魄之事耳。苦無言為論斷，只得以模稜語斷之：張勳者，

為清代之忠臣，民國之叛將。

　　◎井田

　　予所謂井田，非講學家所謂古之井田也。北方近年每患旱。濰邑平疇沃壤，無山嶺，無鹵碱，豐年畝收二三石。一遇▉乾，束

手無策，因無井也。或曰：「天旱井亦涸。」此大不然。一宿井泉即出，夜氣所養，必不能竭。至天旱無泉，此乃大變，人類絕

矣。一畝一井固好，或二三畝一井，挑掘溪溝，使順流而下，稍潤之，則苗不槁，以待甘澍，便可豐收。乃大戶地多，不論旱潦，

皆能自給，不肯出掘井之費；小戶僅有數畝，衣食不足，則作小貿易以餬口。相習既久，惟知貪天之功。縱官家勸諭，農會講說，

弗能喻也。是在官長與政府，董之以威，下一令曰：「縣有社，一社計有地若干，限定三畝之中備一井，以一年為限。其不遵者，

罰令每畝納錢糧雙分，俟其有井，則糧額復舊。無論大戶小戶，必肅然照辦。若應罰雙分錢糧抗不納者，以抗糧論罪。上憲或慮縣

官不肯得罪於巨室，則歲派高級委員詳查，有違抗者，則逮之至省。此為愛民之政，非虐民之政也。計掘一井，以洋灰抹之，較磚

石之工為省。汲水時，或用轆轤，或用水車，以騾馬推之，聽其自便。吾知一年之後，桔槔▉歷▉歷之響，水車軋軋之聲，遍於北

海阡陌矣。收穫歲豐，閭閻殷富，畜牛馬，制鐵輪，全用水車，而桔槔不復再用，焉有飢饉之虞哉！彼苟安畏事之農會長，不恤民

瘼之縣知事，得欲薰心之大官，烏足以語此！

　　◎煙卷

　　自洋舶入中國，煙卷之風盛行，光緒間始見之。或以紙捲煙葉，或以煙葉捲成。王漁洋《池北偶談》云出自呂宋國，名曰淡巴

菰。其國與東三省相近，清代在關外時，人多吸之。仍將煙葉拈碎，以煙袋吸之。有明禁之，無敢吸者。相傳吳三桂聞李白成破京

師，其時三桂鎮山海關，乃赴清攝政王營，請兵復仇。王壯之，賜之坐，令兵役燃煙與之吸。三桂接而倒吸，火灼其唇，清人笑

之。晉時有客入石崇家宴筵，宴畢入廁。廁中有兩侍女，以晶盤盛香棗數枚，原備塞鼻之物，客接而食之，侍女大笑。三桂倒吸淡

巴菰，得毋類是？予初入京師，至洋行購物，洋人以煙卷餉我，吸之而香，竟至灼唇。又恐被洋人所笑，乃攜物急走，從此不敢再

吸。今日文明新進，以及婦女僕婢，無不吸之。予則比之火判官。京中演火判一劇，口含紙卷，內卷硫黃，然之而噴，濃煙自口

出，火星迸散，跳躍而舞，非老伶黃三，不能為之。近見老成之人，鬚髯滿口，亦學吸之。唐李▉之然須，殆將不免。現歐洲列國

酣戰不休，農務停止，業煙卷者攜其種，教中土人植之，幾遍北海。秋初冒雨挺生，葉大如掌，青蔥連陌，蔽芾於禾黍之間。一畝

所獲，得利百緡，恐趨者若鶩。不殖有用之糧，而栽無用之物，罌粟之害既除，煙葉之害又至矣。官府因其利厚而重稅之，以裕財

政。猶之京中警廳，取娼妓夜合之稅，以供警官兩餐。人謂其饌精而美，予謂其饌臭而臊。

　　◎某茂才

　　濰邑某茂才，頗有文譽。歲科試，屢擢優等。又當英年雋發，咸謂其陟步青雲，在指顧間耳。是年以一等第一應選拔試，自以

為如操左券。家人亦掃除門庭，以待喜音。布衣之家，婦女猶尚樸素，平日荊釵而已。其家長曰：「數日後，泥金報到，則家有貴

人。舊日門風，不可不改。」急為之制錦衣彩裙，銀簪翠鐺。屈指屆報喜之日，▉門靜俟之。俟至夜深，尚無消息。更者過，聞門

內尚有嗽聲，知其候報未睡，隔門呼曰：「報喜者入於前街大門，已酒醉飯飽而去，君事休矣。」予曰：「更夫誠仁人哉，不欲癡

心人徒勞無功也。」大凡好勝之人，操一必得之勢，往往失意。此事吾不歸咎於茂才，應歸咎於家長。事末至而鋪張，子孫果有暴

貴者，頓易舊規而改家風，亦不祥之兆也。



　　◎養水仙

　　冬日養水仙者，皆午間置之庭院，曝於日中，晚則收入室內，以茅▉藏之。終日搬運，事忙或忘，一夜受凍，則�曝一寒，未
有能生者也。即勤如陶侃運甓，恐蘇峻擾亂，士行有不暇時也。予則置水仙於向陽玻璃窗內，隔三五日以水潤之，不須動移。�月
葉生，�一月則蕾苞如箭，�二月則花開矣。故有句云：「嘉平望日水仙開，生意何須臘鼓催。愛與詩人常結伴，玻璃窗下暗香
來。」適游洋人園圃，見有三面玻璃小屋，冬日蓄養群花，已先得我心矣。

　　◎印書

　　自同、光以來，外洋傳有活字板刷印書籍。清國初，武英殿亦有鎸銅活字，如《圖書集成》、《佩文韻府》、《四庫全書》，

皆銅字所印。後毀於火，字多銷融，書多被焚。外洋活字，以鉛為之。用藥水書字，黏於鉛上。復有機器摩礱，無墨處則鉛削，即

成字矣。將印書時，排嵌之法與中國同。惟刷墨壓紙，皆機器為之，敏捷靈活，出人意外。計購活字全分，須二千元，可用數�年
不壞。今日書局，千卷萬卷之書，價廉工精，如《圖書集成》萬卷，當清初時，惟王府暨總裁是書者，獲蒙頒賞。此外，獻書最多

者，如馬氏、范氏、錢氏諸家，得有恩賜。再鎮江、浙江、江寧三閣，各存一部，以供眾覽。發匪之亂，烈於秦火，民間不復見此

書矣。今則人家稍豐裕者，皆可向書局入股印之，一股才百餘金。外洋石印之法，尤為精美，僱善書者作端正楷字，印出如朝殿卷

字式，銀鉤鐵畫，毫不失神，可愛也。石印廿四史全部，才百金。中板《韻府》，不過二�元。插架萬卷，縹緗盈室，殆如東坡所
云「氣壓鄴侯三萬簽」也。惟《韻府》一書，典故尚有遺漏。傳聞當時纂修臣工，懶於檢書，傳知都下士子，獻一條酬以百錢。�
年之中，士子不慮失館，酒食徵逐，日以為常。沿街曳裙而行者，懷挾書卷，蓋輾轉相借而來也。人謂之開賑濟科。猶之京中開實

錄、玉牒、會典諸館，館中僱人抄寫，擇善書者恭寫進呈冊本，一人日可得二金，亦間接之皇恩也，予為之詠少陵句云「大庇天下

寒士皆歡顏」。

　　◎錢

　　道光以前，外洋未與我國通商，金錢銀錢不恒見。自海禁大開，金錢偶見，銀錢大行矣。金錢古亦有之。《孟子疏》：「西

施，越之美女。勾踐以之獻夫差，大幸之。每入市，人願見者，先輸金錢一文。」是春秋時已有金錢矣。銀錢始自漢，《漢書．西

域傳》：「以金銀為錢，銀錢�當金錢一。」至鑄銅為錢，夏殷以前未詳。《周禮》：「外府掌邦布之入出，以供百物，而待邦之
用。」《泉府注》：「泉即錢也，言其流通如泉也。」當即銅錢所自▉。今世尚有王莽刀錢，及五銖、四銖、三銖錢，然皆有孔可

穿，故《史記．平準書》有緡錢也。自清末仿外洋幣制，鑄銅錢而無孔，謂之銅元，�枚重二兩，較舊制錢輕�之七八，強抑民
間，令其通用。於是舊制錢半入東洋，銷為銅，轉售與中國。大利外溢，害何可言！官府畏之，佯作聾▉。濰向用制錢，自民國六

年春，官家逼用銅元，因以制錢不復見，錢緡亦置之無用之地。緡，吾濰名曰錢繩，婦女晝夜辟纟盧，上市鬻之，以謀升斗。今已

矣，洋線充斥，婦女紡績之業失；銅元無孔，婦女擗麻之事停。茆屋寒燈，相對咨嗟，閭閻生計窘甚。因思錢緡一物，沿用數千百

年，一日廢之，不可無詩以紀之，爰賦《濰陽竹枝》一絕云：「銅元流轉到濰城，上市村婆有怨聲。懷抱錢繩無處賣，人間不見孔

方兄。」

　　◎瑞澄

　　辛亥八月，武漢起事。制軍瑞▉棄城先遁，蓋其家傳之法，其先人即賣攬江鎖，使英人長驅北上者也。其名人咸知之。瑞▉之

兄瑞麟，以開坊翰林，奏請折漕廢運，京師為撰一聯痛詈之。聯曰：「我我我，曾賣攬江鎖；你你你，又折漕運米。」瑞麟充邊疆

大臣，以吞餉被逮，監禁數年，繳款得釋。瑞▉當聯軍入京，為日本問案官。事後，以外人之力簡放道員，洊升鄂督。其人卑小如

侏儒，吸鴉片煙無算。讀書不多，不明大義。若在武漢先事預防，無釁可乘，革命黨何由煽亂哉？敗事之始，實由於庸碌無能之旗

員。清國以�萬之雄兵，不能挽百六之厄運。停戰議和，此則由於覬覦大器之漢奸。自九月議和，至於�二月，革命黨堅逼清廷遜
位，有奸臣斡旋其間。隆裕太后知事不可為，乃下詔遜位。奸雄之陰謀適成禪讓之隆禮，而奸雄之霸圖終以自敗而死，宜哉！清祖

宗垂訓，親貴不預政事。適逢幼主臨朝，親貴攫取權利，開夤緣之門，受苞苴之餽。予仕京師，聞之咋舌。梁鼎芬之直言，江春霖

之陳奏，所論皆一字不妄，竟至開缺罷官。由此親貴專擅，以杜眾口，使不敢再言，致使大勢已去。京旗�餘萬人，窮困莫救。大
城以內，旗男多為人僕隸，旗婦多倚門賣奸，吾不忍往觀矣。近有旗員在吾鄉管理稅局，囊橐頗富。性好冶游，將入都，予戲謂之

曰：「汝住大城內，切勿喚妓侑酒。恐窈窕而來者，為君之親戚。」數月後，由京旋，告予曰：「悔不聽君言。一日同人歡飲，喚

四妓，中有二人，確係親戚。竟有岳父之姪女，一見即贈以六元，請其速歸而已。」予曰：「歐陽永叔續弦娶其小姨，群戲之曰

『大姨夫今作小姨夫』，君盍與彼成佳事哉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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